
　

“垮掉的一代”：从 １９６０年代的美国到 １９９０年
代的中国

樊　星

内容提要：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以疯狂去反抗绝望的姿态深刻影响了当代中

国的“先锋派”文学，使许多中国青年作家摆脱了“现代迷信”的影响，走上了思

想解放、个性自由的道路。另一方面，革命浪漫主义与“小资情调”以及中国古

典文学的遗风也与“垮掉的一代”文学彼此激荡，催生了不同于“垮掉的一代”文

学的作品。这部分作品显示了中国当代青年文学与传统文学资源的深刻联系。

关键词：“垮掉的一代”；文学传统；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文学思潮。

Ｔｉｔｌｅ：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６０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ｓ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ｄ
ｈｅｌｐｌｏ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ｏｕｎｇｗｒｉｔｅｒｓｔｏ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ｂｌｉｎｄｗｏｒｓｈｉｐ”．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ｉｏｎａｒｙ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ｍｅｌ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ｇｅ
ｗａｙ，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ｔｏａｎｅｗｔｒｅｎｄｑｕ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ｗ
ｔｈｅｄｅｅ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ＦａｎＸｉｎｇｉ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ｔ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ｍａｉｌ：
ｆｘ１９５７３５５＠ｓｏｈｕ．ｃｏｍ

“垮掉的一代”（Ｂｅ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关键词。它
虽然特指的是美国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期间的一股青年文化思潮，却因为其影响的
迅速扩大（最终成为一股国际性的文化思潮）、持久深刻（从１９６０年代一直持续
到１９９０年代），而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文化思潮。１

就如同美国学者丹尼尔·霍夫曼指出的那样：“这群年轻人，不仅以自己那

种夸张、无节奏的诗句，而且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个……后来称为‘平静的

五十年代’里，表达了自己同旧习惯势力的对抗。……他们崇拜个人完全自由，

崇拜新生的吸毒者文化，崇拜东方宗教以及群居生活。他们是十年以后‘嬉皮’

运动的先驱者和煽动者”。他们中间，有赫赫有名的诗人艾伦·金斯堡（Ａ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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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ｎｓｂｅｒｇ，亦译作金斯伯格）、小说家杰克·克鲁亚克（ＪａｃｋＫｅｒｏｕａｃ，亦译作克茹
亚克、凯鲁亚克）。这两个人，也是对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影响至深至大的人物。

他们塑造了两代中国青年（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一代人和“新生代”）的精神

面貌和生活方式。而这影响，又主要来自两篇文学作品———克鲁亚克的《在路

上》（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和金斯堡的《嚎叫》（Ｈｏｗｌ）。
《在路上》是一部奇书。这部作品“应该被看做克鲁亚克多年前亲自命名为

‘垮掉的一代’的那代人至今为止最具匠心的作品，它也是一份最明确的最重要

的宣言。”２作品中的那些青年男女是一些“疯狂的人，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

谈话，疯狂地被拯救，同时对所有事物都心怀渴望，他们从来不打哈欠，从来不发

表平庸的言论，只是燃烧、燃烧，像传说只的黄色罗马蜡烛一样燃烧不止。”“疯

狂”，因此成为《在路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从“纷繁疯狂的好戏即将

开场”、“太疯狂了”、“我们这些恣意妄为的、疯狂的美国人”、“我们的头脑里装

满了疯狂的想法”、“我在疯狂的美国夜晚冒险”到“纽约的绝对疯狂和荒诞的浮

躁……疯狂的梦”、“整个疯狂的世界”、“整个宇宙都疯狂、荒谬、莫名其妙”的感

觉……无论是偷车、搭车，还是无目的地突然上路、饿着肚子开着车到处流浪，

“像是一只永不停息的箭”，“无数次往返横穿美国”，也不管是随便、即兴的男女

性爱还是吸毒、困窘中靠乞讨搭车……这些青年人用疯狂去反抗绝望，去走“一

条可以让任何人抵达任何地方的路”，追求“单纯的生存的狂喜”，这样的活法显

然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中绝望、阴暗（以卡夫卡、乔依斯为代表）的思潮，而呈现

出美国“西部精神”的豪放与乐观心态。这样的色调应该说更具有青春的气息、

平民的风格、美国的精神。尽管那疯狂的活法（吸毒、性放纵）也戕害了他们的

身心（克鲁亚克本人就死于酗酒，在４７岁的盛年）。尽管疯狂的活法也常常会
引起一系列的麻烦（那些突然的争吵、被警察管制的无奈、以及生活一旦平静下

来以后就挥之不去的腻烦）。

而《嚎叫》也是“五十年代销售量最大，阅读者最多，最被广泛讨论的诗集。

它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所有虔诚之物进行抨击的激烈程度，对摧毁现存的文艺

标准所抱的猛烈情绪，及其语言对当时来说的汹涌潮头，招致了人们对该作品及

作者的群起围攻”。然而，《嚎叫》的焦灼情绪、粗鄙风格却使它成为了青年叛逆

文化的旗帜。“金斯堡的诗在基调上大起大落，从狂喜到绝望；一会儿直冲云霄，

一会儿深不可测；这一行里是自信，下一行里又有执顽。”而且，他的诗也显示了

自然流淌的力量。３

在“文 革”中 滥 觞

史料表明，早在１９６２年，作家出版社就以“内部读物”的名义出版了石荣等
翻译的克鲁亚克的名篇《在路上》。这本书后来成为“文革”中“地下读书”活动

中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３北岛也曾经回忆：“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

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在“着魔”、“大段大段地背诵”这些词组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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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精神旅程———从狂热迅速跌入迷惘，忽然发现了“垮掉的一

代”的文学经典，因此而如痴如醉，并因此而踏着克鲁亚克（还有中国作家艾芜）

的足迹（艾芜的《南行记》曾经鼓舞起了许多知青的浪漫激情），开始了他们的流

浪之旅（从“文革”前期打着“革命大串联”的旗号到处流浪、游山玩水到“文革”

后期知青之间的“串点”活动，再到１９８０年代国门大开以后的“出国热”、“洋插
队”）。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北岛的作品中，早就反复出现过“在路上”的主题———

从“地下文学”作品《波动》中愤世嫉俗的女主人公肖凌“喜欢一个人散步，无拘

无束地走在大街上，看暮色怎样淹没大地”，虽然“不知道哪是归宿”也依然前

行，只希望“离开这个世界很远”的流浪心态，到诗歌《走向冬天》中那些伤感而

决绝的诗句：“走向冬天／……我们绝不回去”，还有诗歌《走吧》中充满希望的句
子：“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还有长诗《白日梦》中
冷峻的句子：“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多少年／多少火中的逃
亡者／使日月无光”；“你们并非幸存者／你们永无归宿”（在这首诗中，“你没有如
期归来”一句反复出现）……流浪的主题，“绝不回去”的主题，都是在经历了幻

灭与觉醒以后去“重新寻找生存的峰顶”的心态证明。在回忆往事时，北岛曾经

谈到他的“先锋派”朋友芒克、彭刚“突然决定要到全国旅游，就是突然翻过北京

站的墙以后就上了火车，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到了武汉以后才发现没钱，就开

始卖衣服卖裤子”的流浪经历；彭刚在回忆时也是“先从流浪讲起”的：“看了许

多书，许多画册，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法，有点唐·吉诃德的味儿。”“我是从徐

浩渊那儿读到《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的……这些读物使我在十七八岁那个生

理叛逆期里，追求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对个性的压制。还有我也不想上班，彻底

的反物质。”因此，“我和芒克约好，从家里翻墙出来，当时手还挂着彩。我们一

商量、流浪去。……随便翻墙进北京站赶火车就走了，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心

中充满反叛的劲，对家庭，对社会。美国有本书叫《在路上》，我们也是走到路上

再说。”到了武汉，没钱了，又不愿意进收容所，“只有沿着铁路线步行到下一个

小站，再混上车。”后来，在绝望中，是凭着芒克的“美男计”，搭上一个女干部，这

才绝处逢生。这第一次的出门流浪，对于他们的人生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

两人的创作欲望因此“被刺激起来了”，一个开始狂画；另一个开始狂写。直至

狂热地“在北京街头宣布我们是先锋派，所做的一切是反社会的。”“我们的‘先

锋派’就是崇拜西方，不单是崇拜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且是崇拜西方的解放，个性

解放。”５诗人多多在谈到芒克时，也告诉我们：他是“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

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

是迷失。……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

唱。”５此外，还有潘婧。她也曾经是芒克和多多的知青朋友。多年以后，她发表

了回忆知青岁月的长篇小说《抒情年代》，其中也记录了她和她的同路人的流浪

生涯。小说中，女主人公 Ｊ十岁就有了弃家出走的经历，因为挨了父亲的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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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漫无目的游荡”。多年后回忆那段往事，她发现：“我一生始终不渝的

漂泊的愿望是否就是从那个车站的夜晚开始？”也就是说，在那次懵懵懂懂的出

走中，已经有了命运的启迪：“在漂泊的路的尽头，应该有我自己的小房子。”而

当她在插队的白洋淀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的时候，她其实又并没能停止

流浪的路程。乡村的贫困，使得知青们到处流浪———

“那时侯，在知青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背着一个军用书包，里面装

着饭盒和一套换洗的内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常年过着流浪的生

活，他们到那些知青聚集的村落，从山西到内蒙，从黑龙江的平原到西双版

纳的橡胶林，他们在富庶的地区打工或参加知青点的劳动，挣到一点钱，再

继续走。……即使互不相识，彼此也有款待的义务，这是知青之间不成文的

规定。……流浪的生活艰辛而险象丛生，但是浪漫的诗情犹在……”

作家就这样写到了《在路上》———

“‘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七十年代初处于‘地下状

态’的畅销书是《在路上》。已经记不清我是从哪里弄到这本内部出版的

‘灰皮书’，是从废品回收站低价买的，还是从我的一个父亲是党内著名作

家的女同学那里借来的。这本书从我这儿被借来借去，辗转回到我手里时，

封皮已是破烂不堪，沾满了油污与酒渍。那时侯比我们年轻一些的人模仿

着克鲁亚克笔下的主人公，过着半真半假的流浪的生活，扒火车，偷窃，开放

随意的性生活，一半是反叛，一半是生活的需要。……”

———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吉普赛人”。他们常常回北

京，整天整天在公园里流连，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茶棚里看书，聊天。中午以面包

和苹果充饥。他们靠亲人的接济和借债度日。他们因此而能在那个贫困的年代

里“狂放不羁，醉生梦死”。他们相信，“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龄上，颓废是一种

姿态”。而“流浪和寻找家园，我似乎永远在路上徘徊”也就成为《抒情年代》的

一个基本主题。在那时，女主人公的男友Ｎ（以一位著名诗人为原型）也像芒克
一样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喜欢《草叶集》的磅礴大气，也向往雷马克笔下“男人

和女人的生生死死的爱，痛苦中的坚毅，危难中的浪漫际遇”，整本地手抄泰戈

尔、布洛克、洛尔加的诗集，也刻意模仿过《恶之花》的风格写作。“为了读书而

读书，为了写诗而写诗”，使他们远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当代的“先锋派”，就是这样在“文革”的灰暗岁月中产生的，而他们的

思想源头，正在《在路上》的影响中———躁动、叛逆、渴望流浪、追求自由。这里，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先锋派”这个名词的意义，已经显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它不仅意味着叛逆的文学风格，更意味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是“垮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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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生观，使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影响，走上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

道路———那也正是“五四”先驱们走过的道路：浪漫主义的道路。

但还有一种流浪，是与上述“先锋派”的流浪不太一样的、介于“先锋”与“革

命”之间的一种流浪，就像老鬼在他的非虚构小说《血与铁》中记录的那样：

“１９６７年４月，大串联已经正式停止。可大串联养成的习惯犹在，蹭车极普遍。”
为了支援越南抗美的战争，马清波和他的朋友们组成了“毛泽东抗美铁血团”，

“一路上，我们披星戴月，冒着酷暑扒货车，挨晒、挨浇、挨劫……被大师傅从餐车

窗户里给扔出来；过柳州的隧道，差点磕断老二；露宿南宁市邮局门口，丢了手

表；趟越南的荒林，渴得喝那臭水……”这是当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革命

英雄主义教育的结果。在这方面，对主人公影响最大的，是《斯巴达克斯》那样

的世界文学名著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那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王

若飞在狱中》、《跟随毛主席长征》那样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值得注意的是，主

人公“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

又偷别人的水果吃”，“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这又意味着主

人公没有完全按照革命教育所要求的那样严格自律。主人公性格中的蛮劲、匪

气，加上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碰壁的经历和慢慢发现生活的荒诞，又使他的流浪呈

现出十分驳杂的色彩。从越南被遣返回国以后，又想去西藏：“我总想找一个最

荒凉，最野蛮的地方，隐姓埋名，苦练功夫，准备报国报民的本领。西藏与世隔

绝，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说不定将来还能捞上仗打，印度一直占着我们大片

地盘儿，很有希望。西藏还有许多人类从没有去过的高山深谷，生活会非常传奇

惊险。”去了西藏，回来后又赶上上山下乡的浪潮，又出于独特的考虑，选择了内

蒙：因为内蒙“地处反修的最前线，将来打仗了，这是第一战场，是祖国的北部屏

障。内蒙牧区过着骑马游牧生活，不像农村种地那么单调，富有漂泊的浪漫。内

蒙还有古代武士留下的遗风，盛行摔跤，诞生过好几个全国摔跤冠军，正对自己

胃口。”他万万没有想到，内蒙八年的插队生活，给他带来的是巨大的磨难与深刻

的屈辱……他的另一部“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记录了那悲凉的经

历。

都梁的长篇小说《血色浪漫》（这书名很容易使人想到《血色黄昏》）则记录

了一帮干部子弟“玩主”在“文革”中躁动的生命力。他们“玩着玩着就捎带把革

命干了”。这些“大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像是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激

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这些少年们的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

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

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他们打架斗殴（“玩主们都把打架斗

殴当做一件时髦的活动”）、抢军帽和毛主席像章（“他们不大在乎抢了什么，他

们喜欢这种抢劫的过程”）。下乡以后，他们“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

煞有介事地准备街头卖艺”；而偷鸡摸狗、寻衅滋事，更是他们苦中作乐的拿手好

戏。参军以后，依然调皮捣蛋、玩世不恭；但在战争中也能出生入死，英勇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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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安分的男人……最不喜欢过平庸的日子”。“他需要一种时时能

感受到新鲜感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能给他带来挑战，带来激情，不然生活就变

成了一潭死水，纵然生活得很富足，却没有任何意义。”作品中有三处写到知青受

《在路上》影响的情感经历。女知青秦岭在谈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时说：“在世

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就像《在路上》里的狄恩，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

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这样的思考表明：她已经跳出了阶级

斗争理论的思想牢笼，开始理解“另类”的人生。她因此喜欢《在路上》这样的

书。主人公钟跃民在婉拒女军医周晓白的爱情时是这么说的：“和我一样，自愿

选择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你行吗？”多年以后，钟跃民还对秦岭说：“我喜欢

‘在路上’的感觉，生命是一种过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过程设计得很有趣，这

种过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由一连串最初的体验所组成，初体验属于生命中

最纯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意味着梦想、勇气、新奇、刺激和执著……但很多时

候，初体验往往还伴随着恐惧、担忧、绝望和危险，初体验是残酷的。……当年我

们都很喜欢凯鲁亚克说过的那句话：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

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钟跃民在精神气质上与《血

与铁》中的马清波颇为相似，但显然多了些“找乐”的色彩，而不似马清波那么悲

情十足。

“文革”是人们的思想被专制主义禁锢得空前严密的时候，也是青年的流浪

意识空前强烈的时候。这样的强烈反差是怎样形成的呢？从“文革”刚刚开始

时的“红卫兵”“大串联”到“大串联”被迫停止下来以后“知青”上山下乡那样因

为政治因素搅动的大流浪，到乡村的贫困生活迫使许多知青不得不逃离知青点，

在“串点”中继续流浪，或者是不甘平庸，学习切·格瓦拉的英雄榜样，偷渡国

境，走上越南、缅甸的游击战场……一直到好不容易熬到了“文革”结束，他们中

相当一部分人又被西方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掀起了“出国热”，并把在欧美飘泊

的生活戏称为“洋插队”。而在改革的浪潮中，无数人不断“跳槽”的经历，千百

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动荡生活，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们到处探险、到处找工作的漂

泊……流浪，显然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重要生活方式。不论时代怎么变，都能唤

起青年们“寻梦”的巨大热情，使他们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是这样巨

变的生活催生了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躁动不安的情绪又十分偶然地与美国“垮

掉的一代”浪漫而颓废的气息邂逅，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

新 时 期 的 叛 逆 与 颓 废

到了１９８０年代，随着更年轻的一代人走上文化的舞台，随着“反传统”的情
绪日益高涨，“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和情绪以更迅速、更浩大的规模继续在青年

中流传。

例如在１９８０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反传统、反文化的情绪就十分强



３４６　　 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烈。出生于１９６２年的“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就谈到过他受金斯堡影响的经历：
“我仅仅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一本破烂不堪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看

见一篇批判性介绍美国‘垮掉一代’的小文章。在那一篇文章里，除了让我知道

美国有一群吸毒和搞同性恋的人之外，最让一个诗歌少年震撼的，是文章中引用

的一句金斯伯格的诗：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在这句诗的后面，那篇小文章的

作者说，这是诗人吸了大麻后的幻觉。……那是一本六十年代（或者五十年代）

的《中国青年》，，我是在读高中（１９７８年）时看见的。时过两年，我模仿着这句
话，写出了《我从灰色的大街上走过》。”后来，在谈及“第三代人”（“新生代”诗

人的另一种说法）的特色时，他的概括是：“第三代人的时髦语言，是逃离。逃离

和流浪不同，后者是离家出走的意思，而前者，是指一种梦想对本质的超越。逃

离，逃离。逃离！这就是一切。所有的闪光，所有的欢乐，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母

亲，所有的树木、诗篇、乳房、火车头、音乐、酒乃至价值，都在这逃离之中。”为此，

他甚至从毛泽东思想中发现了可用的武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第三代人的诗

歌运动，已经粗暴极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精神，贯穿到了每一个标点符

号里面。”“毛泽东以先哲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指出———教育要革命！这一指示

的魄力，恰好是为一个将至的新世纪和它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文化革命

……直接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６这样，杨黎就从毛泽东那

里找到了“反传统”的思想武器。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映证了美国评论家弗雷

德里克·詹姆逊关于“毛主义乃是６０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
想”的论断。而杨黎那部记录了“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的书《灿烂》就以相当

惊世骇俗的笔触展示了作者和他的诗友们酗酒、嫖娼、写诗的混乱生活。读《灿

烂》，很容易使人想起《嚎叫》开篇的句子：“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

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
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漂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他们被逐出学院因为疯狂因为在骷髅般的窗玻璃上发表猥亵的颂诗／……
他们……夜复一夜地作践自己的身体，／用梦幻，用毒品，用清醒的恶梦，用酒精
和阳具和数不清的睾丸……”

“他们文学社”的代表人物于坚在表述他的诗歌观念时指出：“我们的诗歌

……和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它是无礼的、粗俗的、没有风度的，它敢于把自己

（个人）生活最隐秘的一面亮给人看，它以最传统的方式（大巧若拙）表达了最现

代的精神，就精神而言，它与西方精神，如惠特曼、桑德堡、金斯伯格、《恶之花》

是相通的。”７他主张“世间一切皆诗”，他的许多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诗作（如

《尚义街六号》）显示了他对于粗俗人生的特别关注。虽然相比《嚎叫》的疯狂，

于坚显得比较有节制。例如《尚义街六号》中的句子：“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
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纽子”，就写活了１９８０年代
的大学生在性意识上的懵懂与生涩。而在“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
音／可以出一本名著”，“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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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来参观”这样的句子中，也相当真切地写出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成功梦想

（这梦想在金斯堡的笔下是没有的）。在长诗《飞行》中，也有几行描写诗人在飞

行中的奇思异想：“我已经上路 我会掏出来吗／在旧金山的澡堂里 金斯堡乱伦
的器官奄奄一息／他的词典被遗忘在东方的箱子中 他落后于美国而成为诗歌先
锋”。在这样的思绪中，体现出诗人对金斯堡的先锋意识的独到理解，以及对金

斯堡发现东方文化的欣赏，还有对金斯堡的先锋意识已经被“新潮”所遗忘的忧

思。在《诗言体》一文中，也有这么一句：“金斯堡是有身体的大诗人”，７表明了

于坚对于金斯堡的认同。

尽管“莽汉主义”的代表人物，出生于１９６３年的李亚伟否认“莽汉主义”与
美国“垮掉的一代”之间存在着影响与传承的关系，自道是在“莽汉主义”成立了

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５年才读到《嚎叫》，并感慨：“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
汉”，但他的这感慨本身已经表明了“莽汉”与“垮掉的一代”在精神气质上的相

通。在由李亚伟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中，有这样的嚎叫：“捣乱、破坏以至炸

毁封闭式和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

成强烈的冲击。”８这与《嚎叫》中的句子何其相似！———“梦想！崇拜！光亮！

宗教！一整船的谎话！／决口！泛过河岸！翻腾和十字架上的苦刑！倾入洪水！
高地！显现！绝望！十年的动物惨叫和自杀！头脑！新欢！疯狂的一代！撞上

时光的岩石！……”他的代表作《硬汉们》也以粗鄙的风格显示了向传统挑战的

姿态：“我们仍在痛打白天／袭击黑夜／／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
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我们下流地贫穷／我们胡乱而又
美丽／……我们这群现代都市中的剑齿虎／这些眼镜蛇啊……”这些疯狂的诗句
正好写出了“莽汉”们反文化、渴望释放兽性的疯狂情绪。

在“新传统主义”代表诗人，出生于１９５８年的廖亦武的长诗《死城》中，我们
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

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的怪异风格 ：“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我

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我的发根溢荡着尸臭。”“上帝死了。谁来摆弄悬

空的棋子？回音狰厉。……我的皮肉像破旧的衣服自动剥离骨头。我的脑髓发

痒。蚂蚁进进出出。……人世幽暗。尼采周游银河归来。祭品廖亦武正要在万

众前自焚。”“几位大夫在追捕女娲。夸父、刑天、屈原、庄周等疯祖宗的器官全

被宰掉了。我好歹逃出杀人如麻的杏花村，随你挤进喧嚣的广场。向全体疯子

表演：把第三代自恋狂人变成腰间挂着诗篇的猪”。这样的诗篇，已经无异于醉

酒汉的呓语、臆想病人的狂叫。这样的呓语与狂叫与《嚎叫》中的句子也十分相

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爱侣全因那三只古老的命运地鼠，一只是独眼的异性恋

美元一只挤出子宫直眨眼另一只径自端坐剪断织布工匠智慧的金线”，“他们整

夜信笔涂鸦念着高深的咒语摇滚为卑怯的早晨留下一纸乱语胡言”，“他们愤怒

的抗议仅仅掀翻了一张象征性的乒乓桌，暂且罢手因为精神紧张，／多年以后卷
土重来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头血样的假发，泪水和手指，回到这东边的疯城，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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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疯人们无法逃脱的恶运……”在廖亦武的“死城”与金斯伯格的“疯城”之

间，在《死城》的呓语与狂叫与《嚎叫》的乱语胡言之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显的

气息相通。

而《嚎叫》中那些对于“阳具和数不清的睾丸”的描写，对于“狂野的鸡奸”、

“抖动的性器”、“奸宿娼妓”、“撩起憔悴的女侍生的衬裙”的描写，以及“舌头，

阳具，手和屁股神圣！”的嚎叫，也直接触动了中国“新生代”诗人大胆写性体验

的兴奋点，从１９８０年代“我们把屁股撅向世界”（默默：《共醉共醒》）到“在女人
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唐亚平：《黑色洞穴》）
到“整个夜晚／自渎着／我赤身裸体”（贝岭：《整个夜晚》）９这些袒露性器和性隐
秘的诗句到２０００年“下半身”诗歌产生了这样的嚎叫：“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
看”、“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

洞”（沈浩波）“女人越坚贞呵，我越要勾引你们的男人”（尹丽川：《情人》）……

这样无耻的袒露与嚎叫是反传统的极致，也是兽性的证明。这里，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嚎叫》中的性开放情绪是与“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的愤

怒和“他们在联合广场分发超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他们跪倒在无望的教堂为

彼此的解脱为光明和乳房而祈祷，只求灵魂得到暂时的启迪”这样的梦想联系在

一起的，可在《黑色洞穴》、《整个夜晚》以及“下半身”诗歌中，则只剩下性的苦闷

与性的狂欢了。

棉棉的中篇小说《啦啦啦》也是以金斯堡的作品《歌》的诗句作题记的：“皮

肤／在幸福地颤抖／灵魂／喜悦地来到了眼睛”。小说中还有一处提到金斯堡：
“艾伦也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他也曾醉心毒品，他是我和赛宁都喜爱的诗人。”

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我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古怪激情，赛宁是最欣

赏和最支持的一个。”这些都表明了金斯堡和美国六十年代青年文化对棉棉和她

笔下人物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醉生梦死、惹是生非、歇斯底里、十分混乱，他们沉

醉于音乐、酗酒、吸毒、乱爱，喜欢施虐和受虐，“把偏激和疯狂作为自己的唯一特

征”，同时也感到“我们这样的寄生虫生活很不好”，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经因为疯

狂的生活而严重受损，而且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注定会失去控

制”。于是有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

本身就是一种失控？”这是一个“问题少女”对自由的质疑。《啦啦啦》的风格“是

即兴的”，作者说：“我不打算再去修改”。这样的文风也与《在路上》的一气呵成

十分相似。因为《在路上》就是“自发的散文”，是“速写式”的产物。１０而这样的

“自发”写作的文学价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对此，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

坦就曾经指出：“《在路上》不知怎么的，虽然是一部好书，却不是一部好小说。

书中……缺乏戏剧性的发展或者结果；书中有太多的次要人物……甚至文体也

常常流于陈词滥调”。同样的遗憾，也常常在当代中国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中随

处可见。

而出生于１９７１年的青年作家丁天也说过：“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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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前后后买过三本，都被翻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出门旅行时我还是习惯带

上这本书看。”“其他很多的爱好以及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了这本书的影

响，比如，喜欢听流行音乐，喜欢读佛经，喜欢和朋友结伴旅行，甚至尝试性地去

吸迷幻药……”１１他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玩偶青春》就充满了“青春期的压

抑和狂躁”———“想永远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活着”，可又“对周围很讨厌，也很

愤世，对周围同学也没什么好感，整天昏昏欲睡的样子，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独

来独往，对生活充满悲观。”在家里与父亲格格不入，到了学校发现了老师的虚

伪，朦胧的恋情也与莫名其妙的烦恼（如女友的唠叨，以及第一次吻女友以后就

想离开她的变态心理）纠缠在一起……因此而叹息：“什么也不属于我。十八岁

和八岁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只好承认“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好“凑

合活着吧”。这样，《玩偶青春》就成为“新新人类”厌学、厌世情绪的集中体现。

《玩偶青春》中，“我一直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开始我就十分自卑。那种自卑

感像个影子似的跟着我，暂时忘记抛开后，它会更固执地对我跟踪追击、如影随

形”、“我深深地感到面对自己我无能为力，面对身外的世界，我更无能为力”、

“十七岁的我厌倦了一切，一切厌倦了我”、“反正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人”

……这些此起彼伏的叹息显示了“新新人类”的人格孱弱与萎缩。他们空有反

抗的想法，却缺乏反抗的勇气和力量。

由此可见，同样是“垮掉”的心态，同样是反传统、反文化的主张，同样是粗

鄙化的风格，其间的差异也一目了然。

传统的力量：对粗鄙的消解

当代文学的粗鄙之风已经引起了诗歌爱好者普遍的忧虑。当“反传统”、

“反文化”的嚎叫明显戕害了文学的精神时，怎样抵消“反传统”、“反文化”的病

态影响就成为值得研究的话题。

我们不难注意到，当过“知青”的那些作家们一面接受了《在路上》的影响，

一面自然地将他们同时接受的俄苏文学的积极影响与《在路上》的影响融为了

一体。在《波动》、《抒情年代》中，弥漫着浓郁的“小资情调”———怀旧的感伤、愤

世的悲凉，而在《血与铁》和《血色浪漫》，也跃动着英雄主义的豪情（虽然那豪情

又是与匪气混合在一起的）。而这“小资情调”和英雄主义的豪情又显然是植根

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传统之中的。于是，这些“知青文学”能够得到从评论界到大

众的一致共鸣。

另一方面，于坚既接受了“惠特曼、桑德堡（ＣａｒｌＳａｎｄｂｕｒｇ）、金斯伯格、《恶之
花》（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Ｅｖｉｌ）”的影响，又不遗余力地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掘不朽的
精神遗产———从“《诗经》中的作品我们今日依然可以感动”、“宋词，我一直是作

为现代派的东西来阅读”的心得１１到“我会怀念《金瓶梅》或《红楼梦》的时代，那

是有家的时代啊”的感叹１２，从“‘诗意的栖居’正是古老中国的存在方式”的感

悟 到“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之一”的赞美１３，都可以看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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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传统遗产与现代意识、在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健

康心态。于坚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也是最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寻找

创造的灵感的成功探索者。他坚持“日常关怀”，但并不流于粗鄙，而是成功发

掘了日常生活的诗意。可以说，他是以中国古典的诗歌精神抵消了“垮掉的一

代”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就连金斯堡，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就像美国学者莫里斯·

迪克斯坦指出的那样：“在金斯堡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六十年代‘新’文化的某

些传统根源。他自己就煞费苦心地设法扩大我们对诗歌传统的认识，并强调他

与布莱克（Ｂｌａｋｅ）、惠特曼（ＷａｌｔＷｈｉｔｍａｎ）、兰波（ＡｒｔｈｅｒＲｉｍｂａｎｄ）、威廉·卡洛
斯·威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ａｒｏｓＷｉｌｌｉａｎｍｓ）和其他一些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遭到学
院冷遇的诗人们的相似之处。”他甚至还被看作“三十年代的一种斗志昂扬的左

翼文化的残存者”，１２因为他在《美国》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美国，我在孩

提时代曾信奉共产主义，但我不觉遗憾”，“你该瞧见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了”。

而克鲁亚克也深受过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和沃尔夫（ＴｈｏｍａｓＷｏｌｆｅ）的
影响，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验到一种无限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他

还研究过佛教。他的《在路上》也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描写“路上生活”的文学

传统（代表作有《白鲸》［ＭｏｂｙＤｉｃｋ］和《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ＨｕｃｋｌｅｂｅｒｒｙＦｉｎｎ］）的延续。１３此外，克鲁亚克曾经长期潜心于佛学和道家思想
的研究，《在路上》中也有一处特别点明了主人公“自顾自，独行其是”的活法

“符合道家学说”，更显示了“垮掉的一代”作家对东方古老智慧的认同与继承。

由此可见，这些“反传统”的文学家其实并没有反叛一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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